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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1性別所展現的身體空間及其文化意義 
—以武大、武松、吳月娘、潘金蓮、李瓶兒為例 

 

林偉淑 

 

    身體的空間存在，是處在社會政治的脈絡底下，並在時間上受到歷史經驗

的召喚與洗禮，因而形成一種既理性又感性的主體，
2
換句話說，它受到社會文

化的凝視。《金瓶梅》人物的身體不僅表現了他們各自不同的際遇，同時彰顯

人物所受社會文化的規範。在此，生命的起落、命運的悲喜不由人說，全受大

時代的影響：女性依隨男性，弱者聽命強者，貧者無奈於富者，身體空間的擁

有受制於文化社會的宰制。 

人是空間的存在物，身體是個人生命的載體，承載的是文化底下個人座落

的位置。性別研究在今日已極為豐富多元，然而在中國古典文學裡，當男性和

女性並列時，我們通常可以看到男性身體象徵著：權力、強大、自由；而女性

的身體則是被控制、試圖被改造的對象、也被自我約制。女性的身體空間呈現

出來的樣貌是：狹小侷促、自我圈限，同時還有壓抑扭曲以及道德訓誡的意味。
3
不論男性或女性在各自的群像中，仍有強／弱、尊／卑、剛／柔之別，或者，

因為身份流動而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身體」在《金瓶梅》中，隱喻著權力關係、能力大小、地位高下、愛寵

多寡，甚至投射人們對於強健身體的崇拜與讚歎，相反地則對於柔懦的男性身

體則是充滿鄙夷。因此可知身體不僅是空間性地存在，更是空間裡文化意義的

標示者。 

一、男性身體空間移動的自主性與決定權 

(一)武松的身體空間—能自由移動並受尊重 

                                                           
1本文所用的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以下簡稱《金瓶梅》：(台北：曉園出版社，1990 年)。 

 唯在此節會同時使用《金瓶梅詞話》：(台北：里仁書局，2009 年 2 月 25 日修訂一版)與《新刻繡像

批評金瓶梅》。 

2黃俊傑，〈東亞儒家思想傳統中的四種「身體」：類型與議題〉，《法鼓人文學報》(台北：法鼓人

文社會學院)，2006 年。作者指出儒家思想傳統中的四種身類型及議題：1.作為社會規範展現場域的

身體。2.作為政治權力展現場域的身體。3.作為精神修養展現場域的身體。4.作為隱喻的身體。而上

述說明，是在作者第一類的論述中。 

3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徵—空間轉向視閾中的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1 版)，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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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與武松為兄弟，兩人在性格、外貌或能力上是截然不同。《金瓶梅詞

話》是以武松打虎故事切入，繼承了《水滸傳》故事，並展開潘金蓮以及西門

慶一家的故事。故事從這裡開始：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

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 

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

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濶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槍棒。他的哥哥

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為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 

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隻白吊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

限獵戶擒捉此虎。 

武松……就在路旁酒店內吃了幾碗酒，壯著膽，橫拖著防身梢棒，踉踉蹌

蹌大扠步走上崗。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著一張印信榜文。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黃葉刷刷的響。

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斑爛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按在坑裡，騰

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盡平生氣力，不消半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

身臥著恰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
4
 

故事的開始是從大時代說起，說著四方盜賊並起，天下大亂。接著，我們

看到極端對比的兩個兄弟以及他們的身體：武大和武松；懦弱和英挺勇。也看

到了，時局動盪，荒野不安寧，景陽崗上的老虎都出來吃人。首回裡鋪陳的空

間架構是從大至小： 

天下大亂—山東陽谷縣—景陽崗—山神廟—死去的猛虎如綿布袋 

我們的視野也由大的時空，不斷縮小至武松打虎的定點。空間的轉移，視

角定焦在猛虎死去的身體上。從大時空到猛虎威武地橫霸曠野，至死去的如一

方綿布袋般存在的老虎屍體，空間由大至小的描寫著。 

這天下紛亂，盜賊橫出，連野獸也霸著山林，就在武松回鄉找武大的途中，

成為打虎英雄，被花紅軟轎迎到了縣衙門，並作了清河縣的巡捕都頭。武松打

虎的英雄形象，掩蓋了他的過去，從柴進莊上到縣衙門，他都是英雄好漢，在

這個亂世裡，並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 

武松與哥哥武大的重逢，在潘金蓮眼中看到的是兩個人身體形象的比較：

「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蟲，畢竟有千百觔氣力。

                                                           
4黃霖、李桂奎、韓曉、鄧百意著，《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年)，

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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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不說，心下思量：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

人七分似鬼，努那世裡瘟撞著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

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卻在這裡了。」
5
然而金蓮算錯主意，武松不僅完全不領

嫂嫂的情，還要嫂嫂自重，並立即搬離兄長武大的家，同時替知縣送生辰禮至

京城給殿前朱太尉。不久之後，潘金蓮遇上了西門慶，我們看到西門慶形象的

描寫是：有如張生般的臉龐，潘安的容貌。
6
不久，潘金蓮和西門慶兩人聯手毒

死了武大。 

武松回返後得知消息，自是要為哥哥報仇，沒想到仇還沒報已誤打死了皂

隸李外傳，因為他得為此付出代價。武松被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配送

孟州牢城。後來又轉發安平寨充軍。武松的移動空間綿延二千里路，打虎之後

他成了英雄人物，即使曾是草莽漢子，也是英雄一個。他打虎，也殺人，殺國

家法律執行者最低階的皂隸，因此充軍邊城。當他摔死李外傳，雖然故事裡外

的人都沒有評論，但他對自己的誤殺是感到抱歉的。
7
但人們卻對武松充滿了英

雄式的崇拜，即使他必須黔面發配充軍，他仍是受到尊重，
8
因為他是個有強健

體魄有氣力的漢子。而他的移動：景陽岡打虎—清河縣巡補—護送生辰禮至東

京—充軍—返鄉，則是充滿了英雄的姿態。 

武大不然，武大身形猥瑣，其貌不揚，美麗妖嬈的妻子不斷給他戴綠帽，

他的存在是可笑荒謬的，他從沒有得到他人的認同，只能兀自忍受嘲弄的言語

及眼光。他的空間移動，有著許多的不得已，他的家似乎也沒能安定過，12 歲

的女兒迎兒，更是似有若無地存在著，像個孤魂，連武松為武大復仇後都棄她

而去，她的存在更呼應了武大生命處境的悲涼。這社會沒給武大太多的同情，

因為他的醜陋及懦弱的身體決定了這一切，這個社會也沒能給處境卑下的弱女

子迎兒有更多生存空間；但打虎英雄憑藉著一身氣力及一世美名，他能恣意移

動。武松強健的身軀使得他能得到社會的認可，他的身體他的氣力即是他存在

的保證，他的聲名也使得他的身體得以自由移動，並受到英雄般的尊重。 

(二)武大受限的身體空間及其移動 

武大的移居：紫石街—張大戶屋宅旁—紫石街西—縣門前 

                                                           
5 《金瓶梅》第 1 回，頁 23。 

6 《金瓶梅》第 2 回，頁 35。 

7武松對知縣說明原由：「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厮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

人一時怒起，誤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寃仇。小人情

願償此人誤傷之罪。」(第十回) 

8 「街坊鄰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

(第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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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武大身上，武大的生存空間處處受制於人。在中國文化中對於男性形

象的期待大約有二類，一類是勇者，一類是書生；前者勇猛強健，後者則溫文

儒雅。但武大二者皆非，武大「為人懦弱，模樣猥衰」，因為身形短小，其貌

不揚，所以有「三寸丁、谷樹皮」的渾號，因此也常遭受別人對於他的言語欺

凌，而武大總是迴避著。原本武大在清河縣紫石街賃屋而居，賣炊餅度日，後

來妻子去世，帶著十二歲的女兒迎兒過活，生活清貧，後來移至大街坊張大戶

家旁臨街房居住。 

武大後來潘金蓮，是因為張大戶收用了潘金蓮，為了避主家婆子耳目，把

金蓮嫁給武大，但沒收他房租，只為了趁武大外出賣炊餅時，能與金蓮廝會。

但潘金蓮嫁予武大後，「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衰，甚是憎嫌。」(第一回)這

使得武大的存在空間是壓縮在金蓮與張大戶底下，他對自己的妻子金蓮的身體

是沒有絕對的擁有權，他必須讓出部份的金蓮，以換得較安適的居住空間。爾

後，張大戶因好色染陰寒病症而死，主家婆子怒將他們趕出去。武大只得另尋

屋子居住，移居到紫石街西王皇親的房子賃屋而居。 

人們覺得金蓮和武大不般配，金蓮自己也如是想，所以潘金蓮總是在門前

露出三寸金蓮勾引浮浪子弟。為此武大又思往別處移居，倒受了金蓮一頓駡：

「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

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卻也氣概些，免受人欺侮！」提議要換屋住

的是武大，但說「沒錢典房」的也是武大，最後還是潘金蓮拿出釵梳「湊了十

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則是小小院落，甚是

乾淨。」
9
這裡我們看到的潘金蓮不只是勾引浮浪子弟的女子，她的心裡仍有「夫

為妻綱」的意識，即使口中辱駡丈夫，仍舊配合丈夫遷居。待武松出現後，潘

金蓮渴望著武松健壯的身軀可以滿足她，但武松拒絕叔嫂之間不合「禮」的接

觸。直到西門慶出現後，一切不同了，他們甚至取走了武大的性命。 

在武大在娶了潘金蓮之後，他的居住是受到潘金蓮的左右，有許多時候是

被動也因著潘金蓮的緣故而移動。武大鄙陋的身軀容貌，使得他失去掌控妻子

潘金蓮身體的可能性，潘金蓮一直希望能主宰自己的身體、主宰自己對性或欲

望的渴求。武大只能配合她，並且將移動或居住的自主權交給她。 

且說武大死後連個安身之處都沒有，潘金蓮三日便讓武大出殯了，她也不

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著，每日只是濃妝艷抹。
10
武大百

                                                           
9 《金瓶梅》第 1 回，頁 21。 

10 《金瓶梅》第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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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請僧燒靈。(第 8 回)可知，即使武大死去，安頓他靈魂的牌位也只存在百

日
11
，最後，無所依歸的武大，只能等待武松回返後，以魂魄的方式向武松訴冤

情。
12
武大生前的存在空間一直是被侷限著，死去後連安頓靈魂的牌位都被丟在

一旁，武大生前死後的身體空間都是受限的：受限於有錢的張大戶，受於於家

庭中掌有支配權的潘金蓮。 

二、女性身體的文化意義—吳月娘、潘金蓮及李瓶兒為例 

未擁有身體操控權的女人，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瑪格麗格‧桑格 

女性如何才算是擁有身體的操控權？在當代，或者是能自由遷移行動，或

許是性的自主權。但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女性渴望擁有的身體操控，除了在情

感欲望之外，有時還包含了對於孕育子嗣的渴望，希望能為夫家生下兒子，如

此才算是完整的女人。 

(一)文化凝視下的吳月娘 

男人觀看女人，女人關注的是自己被觀看。—約翰‧伯格 

男人喜看女人似乎是天性，或者是一種文化心理，因為女性的弱勢或體態

的弱小，突顯了男性的強大或健壯，男性因此憐惜女性、或者佔有女性，女性

因而是兩性中較為弱勢的一端。人們的眼神往往帶有社會文化的規範，被注視

的身體，成為被約制的對象。男性在意的是權力，然而女人關注的是：自己如

何被觀看。「任何身體都恰恰只有借助這些所謂作為文化的結果才是可辨識的。」 
13
換句話說，不論男性或女性的身體，常是反應文化規範或回應社會文化的場

域。 

月娘從不是西門慶愛欲的對象，但她的存在卻能突顯其他女性存在的意義。

月娘愛財、無法調停妻妾之間的紛擾，她並不是一個夠有智慧或慈悲的女子，

她自始至終都關注著她的經濟操控權。首先，我們注意到月娘虔信佛教，即使

在生日時也聽姑子宣講佛經過生日，這裡不僅意味著她的虔誠信仰，更重要的

                                                           
11王婆和西門慶、潘金蓮商議：「約定八月初六日，武大百日，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

(第八回) 

12武松「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羮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約莫將半夜時分，

武二翻來覆去那裡睡得著，口裡只是長吁氣。」「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上琉琉燈半明半滅。武

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卻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

捲起一陣冷風來。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竪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

兄弟！我死得好也！」武二看不仔細，卻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跌番在蓆

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才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沖散了。想來他這一

死，必然不明。」(第九回) 

13汪民安、陳永國編，《後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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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清楚她在西門家該如何自處，因為在這樣一個妻妾僕婦外加青樓女子及

別人的媳婦兒都能與西門慶有一腿的家宅裡，她要能站穩大老婆的地位並不容

易。但她夠聰明，因為虔誠信佛，更能在社會規範底下，合理地擁有少許的自

由空間，可以讓道姑們進出閨房，陪伴著她並能提供各種錦囊妙計，包括求子

偏方、符咒等。 

月娘曾經在月下祭拜為夫祈福，但更重要的是求子嗣。話說，月娘自從和

西門慶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一天夜

裡，已一更天時，西門慶從妓院裡歸家，見後邊儀門半開半掩，於是躲在儀門

後悄悄聽覻。只見小玉出來放香案，少頃，見月娘整衣出來，焚香禮拜，月娘

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主夫留戀姻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

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發心，每夜於星

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卻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

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許，乃妾之素願也。」(第二十一回)這一段

禱詞令西門慶滿心慚愧又感動，一把抱住月娘。兩人暱枕雲雨，無限纏綿。 

有趣的是，潘金蓮得知此事後卻說：「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

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第二十一回)她認為月娘的夜半祝禱是一場精心

安排，好讓漢子回心轉。她甚至跟西門慶直言：這是月娘是有心作的一場戲。
14

至於月娘是不是有心演這場戲好讓夫婿回頭，小說裡沒有明說。但無論是否真

心，都表現出月娘明白作為正室的氣度及責任，當她說出：「不拘妾等六人之

中，早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許，乃妾之素願也。」不論她願不願意，她在文化

的凝視下，都得成為賢惠明理的正室。當西門慶動容抱住月娘，與其和好，我

們當然不知道，西門慶是真的動了心，還是只是給自己找個臺階下，畢竟他是

一家之主，順勢和好，是最好的解決冷戰的方法了。 

文化的凝視，還表現在月娘有無子嗣一事上。月娘拜求子息，焚香祝念佛

經，服了丸藥，念誦：「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

佑，早生子嗣。」(第五十三回)吳月娘以信女姿態包裹婚姻給她的地位，形塑

一個大度從容的正室形象。她不像李嬌兒出身風塵，也不似李瓶兒、孟玉樓或

潘金蓮都是再嫁的後婚女子，吳月娘，她不！她雖是繼室，卻也是西門慶明媒

正娶，身家清白良好的正室，因此她不能有太多的欲望展現，也不能和丈夫玩

些情色遊戲，即使丈夫花天酒地，她也只能婉言規勸，佛堂或經文是她最安全

                                                           
14西門慶對孟玉樓說：「她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著我一般。」

(第二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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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靠，而她最大的祈求，是擁有子嗣，至少，妻妾中必須有一人生育子嗣使

西門家煙火得以繼承，她才能享有嫡母的位置。 

當她有孕在身，她在西門家自此不必再忍氣吞聲、低聲斂氣，她終於能擺

出正室的姿態。潘金蓮找她吵架，此時占上風的是她，並不是因為她是正室，

在西門慶的寵愛中，月娘從沒有排到前三名，只因她有孕在身，西門慶不得不

先安撫她，不僅請醫生來看病，還在月娘房裡歇宿，第二天西門慶仍不敢去找

潘金蓮，只在李嬌兒房裡過一夜。(第七十五回) 

在這場女性的戰爭中，月娘挾天子以令諸侯，因為她懷有孩子，孩子代表

著家庭姓氏的沿續。因此，此時操控男人的權力，與其說在月娘手裡，不如說

是在月娘肚子裡孩子的身上。沒有子息沒有孕事的金蓮，她的子宮讓她在這一

場女性的爭奪中，敗陣下來。可回頭看，月娘並不因此贏得丈夫的寵愛，她只

占有了他的身體，只掌控了這一夜，或第二夜男人夜宿那個小院子的身體權，

但她從不占有男人的心或全部的情感。但月娘顯然是聰明的，她懂得使自己在

文化的凝視下成為賢惠的妻；即使她曾流產失子，卻在最後生得遺腹子，又死

守住家財，在社會文化的規範下成為西門家最安穩的妻子。 

 (二)潘金蓮的身體自主權 

從當代的眼光來看明代的潘金蓮，其實她是值得同情的。回顧她的生命史：

因為父親過世，做娘的度日不易，九歲便被賣到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會琵琶，

也識字讀書，生得有些姿色，又纏得一雙三寸金蓮，十五歲王招宣死後，又以

三十兩銀子賣給張大戶家，作為使女服侍主人。她聰明伶俐、會品竹彈絲，女

工針指，又出落得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在花漾年華的十八歲，張大戶收用了

她。若張大戶能作主將她納為妾，她的一生應該就不一樣了，然而，故事總沒

能這麼圓滿。張大戶的主家婆子余氏十分厲害，得知此事後，對金蓮百般苦打，

大戶知道余氏容不下金蓮，卻又捨不得她，為了天天能看覻她，將她嫁給武大。

但不久後，張大戶病死，余氏當然將他們倆逐出。潘金蓮的生命際遇裡，沒有

堅強的依靠，只有又老又病的張大戶、又窮又醜的武大，她的情和欲都是空洞

的，所以她在武大賣炊餅的時分，在簾下倚望並勾引浮浪子弟，她從來就沒有

真情，更遑論真心了，她擁有的只有自己美麗的容顏和青春的肉體。 

潘金蓮和西門慶是那麼驚天動地的一見鍾情，為了要和西門慶在一起，不

惜藥死丈夫武大，然而，她對西門慶也非全然的真情，至少她的身體並不忠於

西門慶，只忠於自己的欲望。她在西門慶遠行時寂寞難耐，於是和小廝琴童有

染(第十二回)，其實她勾引武大的弟弟武松時也沒有用情，她只是要健壯的男



《東亞漢學研究》第 4號 

 172 

體，覆蓋在她無依無靠的身體罷了。她甚至背著西門慶，不在乎西門大姐就在

跟前，仍和陳敬濟有染，還要春梅也一起加入這場性愛遊戲中。當西門慶死後，

她被月娘賣出去，王婆領著回家，她也能勾搭上王婆的兒子王潮兒。她，只想

滿足自己身體的欲望。 

此時，距離武松被發配充軍已過了七年。
15
當武松到王婆家說要娶她回去看

照迎兒時，一家一計過日子，竟然動了心念，未等王婆叫她，她便自己從簾後

走出來，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

甚至直言：「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第八十七回)她還渴望著武松，但

武松要她，只為了殺嫂祭亡兄。待潘金蓮死後，入了陳敬濟夢中，她說：「我

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

害了性命。」(第八十八回)她似乎對誰都有情，也都無情。後世人們都把潘金

蓮當作淫蕩女子的代名詞，可是回頭細看，這樣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子，她沒有

良好的身世、沒有財富、沒有子嗣，她只有她美麗又青春動人的身體，這身體

成為她唯一的工具，讓她擁有更好生活的工具。但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提供她幸

福生活的保證，即使擁有大筆財產的西門慶將她娶進門，成為第五小妾，也沒

辦法保證她的幸福。因為她不過是六名妻妾中的一位，還有其他源源不絕青春

美貌的女子誘惑著西門慶，手裡沒錢，身旁沒子息，對她而言，身體是唯一的

工具，既滿足了男人也能滿足了自己。實則，她是可憐又可悲的女子。而身體

是她占有世界的方法，是她的存在空間裡唯一的實體。 

(三)李瓶兒由女性到母性的形象改變 

李瓶兒曾是大名府梁中書之妾—梁中書是東京蔡太師蔡京之婿(第十回)，

在梁中書死後，她和花太監關係似乎曖昧，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

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娶瓶兒為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她到廣南。花太監有病，

告老還家，因是清河縣人，便在此住下了。她擁有的財富有一大部份是花太監

私下給她的，連花子虛都不曾見過的奇珍異寶。
16
瓶兒的身體是否曾為了花太監

而美麗，我們不得而知，卻可以明白，她的身體裝扮因為有了花太監的饋贈而

能更加美麗，她的身體空間也能更舒適地存在了。
17
 

                                                           
15武松回到清河縣，「尋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

住。」可知，故事時間，七年過去了。(第八十七回) 

16瓶兒說：「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蠎衣玉帶，帽頂縧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到，放

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再來取。」西門慶擔心花子虛問起來怎麼辦？瓶兒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

梯己交與奴收著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第十四回) 

17月娘問瓶兒：「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

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第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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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看上了西門慶，卻因為長夜孤寂，等不到西門慶，便草草嫁給蔣

竹山。這是一段荒謬的婚姻，只為了滿足身體的欲望。她盼著西門慶來迎娶，

西門慶卻因為朝中楊戩牽連到女婿父親陳洪，怕再被牽連，只能低調過日子，

停止正在修建的屋舍花園，在家裡等待聖恩降臨。然而，長夜寂寥，瓶兒身體

裡炙熱的愛欲可不停息，於是她夜夜與夢境中的西門慶歡愛，或許如溤嬤嬤言，

那是狐仙的媚惑。然而不論是妖異或是夢境，瓶兒無法左右身體內在的欲望，

而此時出現在她面前為她診治疾病的蔣太醫，至少有著活生生的男性胴體，於

是她招贅了他。 

至於蔣竹山，他對於自己的身體也是不由自主的。他愛戀著瓶兒的美貌，

或許也戀她的財富。他為了瓶兒「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東人事、美人相思

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可惜他沒有西門慶的潑天財富，更沒有西門慶的

性能力，才二個月瓶兒便厭了蔣竹山，駡道：「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

將這行貨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鎗頭，死忘八！」

(第十九回)瓶兒對於蔣竹山的身體直接批評，此時男女角色翻轉，被招贅的蔣

竹山必須符合李瓶兒的要求，一如女性被娶進門，要守規範的是被娶/被招贅的

那一方，並且必須討好具有權力及經濟能力的另一方，這是社會文化約束下的

婚姻關係。 

蔣竹山拿著瓶兒給的本錢開了生藥鋪，卻被西門慶派人不斷地騷擾，蔣竹

山身體存在的空間從生藥鋪一直縮小至只剩他自己。他無能掌握瓶兒和他的關

係，也無能掌握存在的空間。最後，連這一方小小的居空間都失去，他不能再

留在李瓶兒家中了。瓶兒並不曾忘記西門慶，終於她趕走了蔣竹山，成功地成

為西門慶第六小妾，洗心革面，從此作西門慶賢惠的小妾，她寛厚地待著西門

慶的其他妻妾及僕人小廝，建立自己在西門家中的地位，重新改寫自己的形象。 

李瓶兒的賢惠有大半的因素是西門慶有錢有權有勢，和她是門當戶對，瓶兒因

為擁有巨大的財富也為西門慶生養兒子，西門慶給了她點真心，然而，這些真

心還是脆弱的，不足以保護她免於妻妾爭寵的傷害。她的兒子原本可以是她最

好的屏障，但是一個個橫在她和西門慶中間的女體，削弱了西門慶對她的關注，

不能時時呵護備至。而最害怕瓶兒因子而貴的潘金蓮，終於以一隻貓奪取了她

的孩兒的性命，失去兒子的她，存在無以依靠，她也病逝了。 

三、結語 

《金瓶梅》裡的男男女女，並不只有欲望，沒有情感。而是，他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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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淪為存在的工具。女性或崇拜著因為有權有勢而看起來更加壯碩的身體—

這樣的身體空間，形塑了女性未來生活保障的想像，但往往給予女性更令人感

到悲愁的命運。 

回頭看武大是懦弱且卑屈地活著，只因他的身體矮小猥衰，成為一種文化

歧視下的烙印。但他的弟弟武松不然，憑著打虎英雄的封號，他受人尊重，行

走有風，即使刺配充軍，人們仍視他為英雄，只因為這是個亂世。在亂世裡，

人們無法冀望明主，那麼便尊重英雄，期盼英雄能帶來正義，即使是用拳頭打

下來的正義。 

所謂「女性只能通過自己的身體，將自己的想法物質化。」「她用自己的

身體表達自己的思想。」
18
不過就是潘金蓮、李瓶兒的作法罷了。為了讓自己活

下去，或者，活得更好，潘金蓮潑辣使壞，不斷勾引西門慶的性欲，好得到他

的愛憐，最後她也陷入情欲中不可自拔；李瓶兒渴望一個有錢有勢又溫柔多情

的男子，放眼望去，只有西門慶符合她的條件，最後，還有了點真情。但她們

都受制於自己的欲望，也全都付出了生命，即使是有錢有勢，惡霸一方的西門

慶也逃不過身體欲望的深淵，最後死在溫柔鄉中。《金瓶梅》寫出情色男女的

情感欲望，以及他們直言不諱的性需求，赤裸裸地展示著人的欲望：男性將權

力當春藥，誘惑著女性，而女性將身體成為工具趨使著男人拋金灑銀，這些成

為《金瓶梅》裡最發人省思的描寫了。 

                                                           
18﹙法﹚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94-195。 


